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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延东陶悉根在“四一二”血泊中淬火成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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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的春天，一个20岁的青年
来到沪东工会联系工作。工会里正在油
印歌片，他捡起了几张飘落在地上的纸
一看———啊，《国际歌》！听说这是共产党
的歌呀。那歌词多么震撼人心哪！———
“让一轮红日照遍五大洲！”这是早期《国
际歌》的译文，现在已经译作“鲜红的太
阳照遍全球”。没想到这张歌片让他产生
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信念，并真的在不
久后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个青年，就
是我的父亲，陶悉根。

“五卅”险遇难 起义冲在前
我父亲入党后，在申新五厂发展了一批党

员，建立了党支部，组织上任命他为支部书记。
!"#$年$月%$日，工人顾正红被日本资本

家杀害，我父亲参与了召开市民大会、示威游
行、街头演讲等工作，将市民的愤怒引向罢
工、罢市、罢课的“三罢”斗争。$月&'日，游行
队伍挺进南京路，我父亲跑前跑后忙着指挥。
当游行队伍行进到南京路后，敌人开枪镇压，
此时他不在前排，这才幸免遇难。

据杨浦区党史办的记载：陶悉根同志领导
的党支部经过“五卅血案”的洗礼后，成为沪东
地区战斗力较为突出的堡垒。在大罢工前，当讨
论谁去把罢工告示贴到厂门口时，有些人低头
不作声了。这时有一位党员，叫杭鸿初，是我父
亲的战友。他见不得在危险时刻退缩的怯懦相，
说：“党员在这种事情上能往后缩吗？我来！”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感召了群众。放工
时，工人们成群地涌出厂门，杭鸿初趁着乱，
从容地把告示贴到了工厂大门口。

!"()年(月，周恩来在沪东部委机关华德
路（今长阳路）斯文里%&号开会研究发动上海第
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我父亲和其他几位同志参
加了这次会议。&月(%日中午%(时，上海总工会
发布总同盟罢工令，全市*'万工人实现了总罢
工并很快转入武装起义，震惊中外的上海第三
次工人武装起义爆发了。我父亲也奉命带领一
支队伍对敌人的据点发起了进攻，经过鏖战，终
于拿下敌人据点。全市的战斗一直打到##日傍
晚+时多，工人武装才攻克了敌人的全部据点，
占领了整个上海。起义指挥部随即召开市民代
表会议，宣布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规定全
市最高权力机关为上海特别市市民代表会议，
代表会议产生的政府隶属于国民政府。

面对大屠杀 信仰不动摇
起义胜利后，上海工人坚守在自己的岗

位上迎接北伐军的到来。
然而，当北伐军乘胜向前推进时，蒋介石

为稳固自己的地位，命令北伐军在南京停了
下来，同时在上海纠集杜月笙等人，武装地痞
流氓，准备清除共产党。,月%#日凌晨，反动派
向毫无准备的工会、工人武装、共产党组织发
起了进攻，“四一二”大屠杀发生了！整个上海
完全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第二天，我父亲组织了申新五厂工人不
上班，以示对大屠杀的抗议。

据杨浦区党史资料记载，这时我父亲参
加了沪东的特别行动队———“打狗队”。但我
听父亲说，他因为是支部书记并参与整个沪
东地区工运的领导工作，所以不允许参加危
险性极高的“打狗队”，党组织让他继续去搞
工运。

父亲曾经告诉我，“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期间，许多共产党员被枪杀，被逮捕，也有一
些党员叛变，还有一些党员隐姓埋名，逃离上
海，与组织主动失联。马路上遇到自己的同志
不仅不能打招呼，还要立即隐蔽，因为相互都
不知晓对方此时的政治态度。在这种极度的
危险之下，党的组织转入了地下。

在这危急的关头，党员的信仰面临了严
峻的考验，他们都在考虑自己该走哪条路。我
父亲则坚定地表示：“投了红旗不投白旗！绝
不动摇，干到底！”这是他对党发出的誓言。

杭鸿初也是这样。他经过党组织的严格
审查，被调到江浙区委（后改为江苏省委）当
交通员，并且参加了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红恐
队（即红色恐怖队，也称红队）。红恐队也称打
狗队，归属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央特别行动
科（特科），专事消灭叛徒和走狗。

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不久，转入地下的
共产党组织又在上海活跃了起来！

但是此刻，党的地下工作更加危险，每一
天、每一刻，党员都有着生命危险。

由于叛徒出卖，陈独秀的儿子、参与领导
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
员、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等人在司高塔路（今
山阴路）恒丰里%',号（现为"'号）江苏省委机
关被捕。

%"*#年左右，我去恒丰里协助考察江苏
省委地址时，遇到了一对**岁和"'岁的老夫
妇，听他们讲述了陈延年被捕时的情形。

当时，杭鸿初在三楼睡觉。当他被惊醒后
冲下楼来时，看到一楼客堂里已是狼藉一片，
随即他在前门隐蔽起来，看到敌人与陈延年
等人在前弄堂纠缠。杭鸿初后来对我说：“我
真恼火手里没有枪啊，不然我就向敌人开火
了！”他马上从后门冲出后弄堂，一路奔跑去
通知其他机关的同志。路上他看到有我们的

同志向恒丰里走来，就立刻隔着马路喊：“一
零四有毒！”许多同志听了，立刻撤离险境，因
而得救。

%"#)年)月,日，陈延年被国民党龙华警
备司令部枪杀在小木桥路坟地。过了些日子，
党组织指示杭鸿初和另一位同志一起，夜里
去小木桥，冒险将陈延年遗体挖出来运走。当
时他们发现遗体已出水，只得连下面的木板
一同抬起，放到手推车上，急忙运走。

党史上只记载了陈延年被国民党枪杀，
但遗体被偷运出来却没有记载。

至于遗体运出后的去向就更是个谜了。
杭鸿初多次告诉我，他们把遗体交给了来接
应的同志，但因为当时严格执行“单线联系”
的纪律，他们并不认识来接应的人。

陈延年被枪杀在小木桥坟地，而近年来
我注意到有学者认为陈延年等同志被枪杀在
枫林桥。我想枫林路与小木桥路是相邻马路，
距离也就&''来米。杭鸿初的回忆是否准确，
就留给党史工作者去考证吧。

“假释”出狱后 离沪去找党
到了%"#*年，隐蔽在四马路（今福州路）

一家旅馆里的党的机关又被敌人发现，我父
亲和杭鸿初等十几位党员被捕了。

在巡捕房，他们有过短暂的串供机会，我
父亲嘱咐大家：一、互不相识，各打各的官司，
绝不牵扯到任何一位同志、任何一个机关；
二、绝不承认是共产党员，这样就能逼迫敌人
把自己按刑事犯在租界处理。因为按当时的
规定，凡是在租界的共产党员都属于政治犯，
要交给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处理的。一旦
交给国民党，那就有去无回了。所有被捕同志
都做到了这一点。这就是经历了“四一二”反
革命政变之后有勇有谋的共产党员！

这时，杭鸿初要求我父亲给他改个名字以
便编造假口供，我父亲就给他改名为杭伟之。

我问过我父亲：“你当时为什么不也改个
名字呢？”我父亲说：“我的情况和鸿初不一
样。当年，我改了名字敌人也查得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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